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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执言
□王兆贵

朋友圈里传来一段视

频， 画面展示是一位法学

教授走进了法律系大一的

课堂， 给大一的法律系新

生们上第一堂课。

开讲前， 他指着第二

排穿蓝衣服的学生， 问她

叫什么名字？ 那位同学笑

着回答后， 教授却冷冰冰

地说， 请你离开我的课

堂， 并强调说， 我永远也

不想你在我的课堂里出

现！ 那位同学不解， 就问

为什么？ 教授声言不想说

第二遍， 谢谢你。 那位同

学无奈地离开课堂后， 教

授提问： 为什么会有法律

的存在， 法律是拿来干什

么的？ 有同学回答， 维护

社会秩序； 有同学回答，

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 有

同学回答， 让人们可依赖

政府； 有同学回答， 公平

正义。 教授说， 谢谢你。

请告诉我， 刚才我是不是

对你们那位同学很不公。

说实话， 我对她非常不公

平， 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

一个人对我提出抗议？ 尝

试着来阻止这样的不公平

现象呢？ 从你们刚才的态

度看， 即使上了几千小时

的课， 依然不明白仗义执

言， 除非你们心里真的有

公义。 这样的态度不仅不

利于你们自己， 也不利于

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你

们会认为这真的跟我没有

关系， 这也不是我的事。

我想对大家说， 如果你不

站起来维护公义， 总有一

天你也会经受到不公平不

正义， 而且再也没有人站

出来为你发声。 真理和正

义关乎每一个人， 我们必

须为之而抗争。 无论在生

意上在运动场甚至在地铁

上， 仅希望别人来帮助我

维护正义并不足够， 维护

他人的公义人人有责， 尤

其是在别人无助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挺身而出。 我

想在这里教会你们， 每个

人都发出声音是多么有力

量； 我想要你们知道， 批

判性思维会赋予你们力

量； 要从现在开始， 去站

出来维护正义， 哪怕所有

人都反对你。

这段视频不仅对学法

律的学生有意义， 对普通

人也有意义。 这位教授的

忠告， 让我想起了列宁和

平奖得主马丁·尼莫拉的

一段话： 起初他们追杀共

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 我

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

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

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

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

也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

杀天主教徒， 但我是新教

教徒， 我还是不说话；最

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

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篇碑文所告诫人们

的同那位法学教授说的是

一个道理， 不是所有的沉

默都是金， 该当你仗义执

言时， 你却明哲保身而缄

口， 到头来就没有人来为

你主持公道了。

■并非闲话

闲话“鄙视”
□沈栖

大凡正常人， 都会随心理变化

而产生某种情绪。 美国著名心理学

和人类学家保罗·艾克曼 （Paul 

Ekman） 认为， 厌恶和愤怒两者组

合便形成了鄙视。 客观地说， 作为

人的一种正常情绪， 鄙视是用于表

达强烈的厌恶与轻蔑。

早在 2500 多年前， 亚里士多

德已经在 《修辞学》 中对“愤怒”

情绪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有所阐

述。 他指出： “一个人的愤怒之所

以会对他人有所影响， 其根本原因

不是愤怒本身， 而是愤怒后面的那

种能被他人认同的‘正义感’， 即

对某种不公平的不满和抵制， 鄙视

随之而生。” 继 1956 年南非政府

以叛国罪起诉曼德拉而宣布其无

罪， 1964 年， 政府再次以煽动暴

力罪起诉他时， 公诉人毅然撂下不

干了， 他在法庭上竟然跑过去跟曼

德拉热情握手， 说： “我鄙视我所

做的事情， 我不想再把你给送到监

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

情”， 显然是他曾一度在制度中随

波逐流， 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底线的

东西： 公平和正义。

鄙视是一种道德上的负面评

价， 往往是对那些道德缺陷或人格

缺失者欺诈伪善、 无信无义的极端

轻蔑， 这种道德反感有时不需要言

辞的讥讽， 嗤之以鼻、 乜斜而视，

甚或不屑一顾， 拂袖而去。 民国中

央观象台首任台长高鲁， 是我国现

代天文事业的奠基人， 他曾担任高

级官职 30 多年 ， 但一生清白

（1947 年病逝， 遗物中就有一方印

章： 清白）。 1915 年 8 月， 袁世凯

恢复帝制丑剧紧锣密鼓， “筹安

会” 一说客登门， 称： “最近天空

中出现了一颗帝星”。 高鲁不以为

然：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什么叫

‘帝星’。” “这是吉兆， 你应该顺

应天象， 上书劝袁公正位。” “这

样的天象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我不

知道这和吉兆有什么关系。” 高鲁

的鄙视之情溢于言表。 袁世凯称帝

后， 令中央观象台赶印来年有“洪

宪” 年号的历书， 并要求在历书卷

首印上“洪宪帝像”。 高鲁坚持卷

首不印“帝像”， 历书印出来了也

以各种借口迟迟不发。 1916 年 3

月， 取消帝制， 这批压在仓库里的

历书全部烧毁。 高鲁鄙视袁世凯倒

行逆施赢得了清誉！

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明代

王阳明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心学”理

论，他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

中贼难。”任何具有清德和操守者不

止是鄙视“山中贼”，更为鄙视“心中

贼” 诸如名利权色。 我国著名作家

孙犁晚年反思， 着力点也是放在

“破心中贼” 的清算上： “我之所

以能够活到现在， 能够长寿， 并不

像人们常常说的， 是因为喝粥、 旷

达、 乐观、 好纵情大笑等等， 而是

因为这场‘大革命’， 迫使我在无

数事实面前， 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

偏颇， 兼信了性恶论， 采取了鲁迅

式的、 极其鄙视的态度的结果。”

很显然， 鄙视“心中贼” 进而破

之， 乃是自我升华的要义。

■灯下漫笔

玉树临风（外一篇）
□陆萍

■名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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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工作证
□胡海明

■八面来风

避寒潮， 搬得屋内， 她

便伫立在我的案头。 其名

“玉树临风”， 植于手掌模样

大小的椭圆形紫砂浅盆内。

本是一株寻常植物， 时有我

加工痕迹， 当然与风雨合

谋， 也深得岁月滋养。

至今已有三十余载， 在

丝绒般的一片绿苔上， 她枝

干疏朗、 沧桑遒劲、 精壮饱

满， 出落至此， 也算是自己

的一份成就。

遥想当年， 我亲手摘得

一小段枝干栽入土内， 而后

茂盛无比， 生绿绿乱簇簇一

蓬。 一日我忽来灵感， 将之

杆下的叶囊一律摘去， 有意

放着参差， 等着其光秃秃的

顶端， 慢慢生出绿芽。 不久

又将顶部也截去， 为的是让

泥土下的根专心供养“树

干”。 不几年后， 果然。 有

朋友一眼上来， 便说： “好

一派椰林风光哟！” 心里遂

春风拂面。

每当凝神注视之际， 便

往事如潮。

她和我一起经历了这三

十多年中的风霜雨雪和三十

多年中的阳光春风。 每当成

功或者失望， 每当沮丧或者

烦恼， 在举棋不定或者无可

奈何之际， 她如果“当值”，

便常常是我凝视的对象。

“当值” 是指在我惆怅不已

或者得意忘形之时， 她正好

被我从阳台外搬至书房里我

视线可以扫及的一角。 在我

家的众多植物中， 她是年岁

最长的一位， 也是我岁月的

见证与陪伴。

我的很多秘密、 很多应

对、 很多苦衷、 很多欣慰，

包括很多的不堪、 很多的高

尚， 她都知道。

我和她仿佛可以互通， 她

能进入我， 我也能进入她； 我

们都有密码， 外人无法知晓。

和这株植物的感情， 语言

无法抵达。 她简直就是一部关

于我的活档案， 但她只顾收

纳， 守口如瓶。 以至比瓶更

甚， 即使将其碾碎， 也只有一

摊将我全部消化完后的水渍。

外人休得她万千了知之一。

要正儿八经写点什么时，

往往要热身。 上面的碎文， 理

所当然地成了我热身时的“汗

水”。 我一边看着她， 一边用

手指在键盘上稀里哗啦。 界面

上不断出现了我心里掠过的句

子。

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呢？

看她今天蓬蓬勃勃在我案头的

灯光下起着劲， 给她上面这些

字， 权作互动。

奥妙没有规则

无言。 默默地在心中加减

乘除。 不用什么复杂的运算，

犹如计算器一摁， 答案立现。

答案离我的直觉很近， 但我还

是吃了一惊。

曾经否定过直觉。 一再否

定。 由于种种无奈， 我曾屈服

权贵， 屈服世俗， 甚至屈服荒

谬。 但是面对最终的失败时，

我还是不甘。

知道正确的答案。 但是正

确又如何？ 生活不是试卷。

运算的路径里有无尽的奥

妙，奥妙没有规则。我将答案先

搁一边，在路径里寻找路径。

一如印度先哲奥修说的那

样， 生命是无路之路。 寻找着

的路， 就是路。 我坚信真理还

是更逼近的直觉。

父亲 94 岁那年终因疾病

缠身驾鹤西游。

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 我

们发现五斗橱里有一只油漆剥

落的铁皮饼干盒子。 这只饼干

盒子我们不陌生啊。 记得我们

少不更事的时候， 这只饼干盒

子可是由我母亲掌管的。 父母

每月领的工资， 赖以养家糊口

的购粮本、 粮票油票等票证统

统放在这只饼干盒里， 母亲把

它藏在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

后来， 母亲去世了， 这只

铁皮盒子则由父亲保管。 当

然， 今非昔比， 生活已是旧貌

换新颜， 计划供应的票证成了

时代变迁的“历史文物”。 至

于父亲究竟又往里面放了什么

东西， 我们不得而知。 我小心

翼翼地启开锈迹斑斑、 留存父

母气息的饼干盒子， 除了一些

父亲几十年来缴纳党费的收

据， 还有一张父亲的工作证。

这张白底泛黄， 证号为

618， 发证时间是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的纸质工作证， 距今已

有五十多年。 父亲工作的厂子

号称“四大金刚”， 当时是规

模巨大的万人大厂。 工作证上

贴着父亲的黑白照片。 那时的

父亲人到中年， 帅气刚毅。 印象

中， 父亲特别珍视这张工作证，

更珍惜工作证上那个证号， 这也

是他的工号！ 他自豪地告诉我

们， 因为他是新中国第一代产业

工人， 所以厂里在编证号的时候

把他们编的很靠前。

有一次， 父亲下班回家换衣

服， 把上衣口袋里的工作证放在

台子上， 我很好奇那张让父亲特

别在乎的小卡片， 便拿过工作证

仔细端详， 满是羡慕。 父亲把我

唤到跟前， 慈爱地说道， 儿子，

好好读书， 长大了接爸爸的班，

做一名炼钢工人， 当然你也会拥

有这张小卡片……

在我眼里， 父亲最帅气的举

动就是进厂子时向门卫出示工作

证的瞬间。 有一次， 厂里向家属

开放澡堂洗澡， 父亲带我去， 走

到厂门口， 只见父亲从工作服的

左上衣口袋掏出工作证往门卫眼

前晃了晃， 此刻， 我感觉父亲挥

手之间是如此的潇洒和自豪！ 那

时， 我们上学都佩戴校徽， 父亲

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们的一

言一行都要对得起那枚校徽， 绝

对不能给校徽抹黑， 就像爸爸一

样， 做工作， 必须对得起厂子里

发给你的工作证！


